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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心注魂
叶克伟

� � � �春满大地、万象更新。 浙西南大地正在兴
起弘扬和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的思潮。 我来
到云和县梅湾村， 思考着浙西南精神的深层
内涵，感受着浙西南精神思想清泉的润泽。

回望 1935 年浙西南偏远的小镇云和，红
军挺进师先遣队进入梅湾村时，村民的反应与
见到其他武装的反应是一样的———仓惶逃命。
可令村民想不通的是，红军看到年长跑不动的
老人主动扶着他“跑”；将村民慌忙丢弃的水桶
挑满水送还到家里；到村子里，宁愿吃野果做
的黑糊糊的 “干粮” 也不去占用村民的食物
……他们融入人民，发展群众、建立党支部，为
革命理想赴汤蹈火，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一
批又一批的普通民众投身到革命大潮中……

我们隐隐看到， 点滴故事背后闪动着的
强大力量，似乎也明白了它的源头：是坚定的
“初心”！ 是全然的“无私”！

那时的中国，内战频仍、日寇的铁骑肆虐
横行，中华大地生灵涂炭、满目疮痍，中华民
族经历着千年以来最大的浩劫。 怀揣革命理
想，共产党人以赤诚之心，在浙西南点燃革命
的“星星之火”！ 浙西南地处深山，又是国民党
政权的腹地，刚刚点燃的革命火种，随时都有
可能被扑灭。 透过历史，我们试图明白：在这
片革命思想的荒芜之地，如何点燃“星火”，又
如何“燎原”？ 深山老林不像平原，植被丰富，
民众至少不愁被饿死。 古语说“山高皇帝远”，
山区百姓往往对政治更迭漠不关心。 如果只
是几句“起来闹革命”的宣传口号，根本不可
能打动民众。 再单纯的百姓，也不可能为“分
浮财、均田地”的承诺就主动加入革命队伍，
而且还要用生命的代价去“交换”。 这里面一
定有更深层次的动因！ 是什么样的行为拨动

民众的心弦？ 是什么样的“火种”能够点燃百
姓投身革命事业的“心灯”？ 是什么能够超越
生死、超越个体生命的意义？ 当我们回顾历史
发现，共产党人是用每一个行动彰显“全心全
意为人民”的坚定信仰，是用完全透明的“红
心”感染群众。 那是内心最深处的共鸣：能够
超越知识、文化的差异，能够超越个体生命的
价值。 那是从心底深处被点燃的“初心”所迸
发出的能量。 它外在表现出来的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而内心则充满着全然的 “无
私”。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共产党
人能够艰苦卓绝、百折不挠———因为“无私无
畏 ”； 为什么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
———因为“心底无私天地宽”；为什么革命烈
士能够面对生死而淡然———为了全人类的利
益而死“重如泰山”！ 当一个人全身心只考虑
所有人的利益，只考虑“我为人人”，不求“人
人为我”之时，内心是光明的，充实的，充满了
正义的力量。 这样的人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能
够震撼人们的心灵，能够唤醒沉睡的“良知”。

革命精神某种意义上就是以全人类的
利益作为最大的利益，而内心处于“无私”的
状态。 “无私”与“自私”从来就不是对立的事
物！ 它们只是描述内心的不同状态，具有一
体两面性，好比“金子”之于“金矿”。 经过高
炉熔炼 ，金矿炼出了金水 ，这闪闪发光的金
子就是 “无私”！ 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
“金矿 ”，只要经过高温熔炉的提炼 ，都会闪
闪发光。 我们现在不缺“金矿”，缺的只是构
建足够熔化金矿的 “高温熔炉”！ “继承、弘
扬 、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 ”本质上就是构建
这样一个社会的“熔炉”。

现在，许多人也明白“需要给金矿加温 ”

这个道理。 可是，有的人往往是把矿石放到烤箱
里烤烤热，或者放在蜡烛上 “走个过场 ”，并没有
真正意识到：不但要建个“高炉 ”，还要给高炉赋
予强大的能量。 要真正炼出“金水”来！ 以往我们
歌颂“东方红、太阳升……”毛主席自身不但光芒
万丈，而且还是一个“能够熔化身边金矿的高温
体”。 他身边的革命战士就是被熔融的金子，不但
闪光，还能够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时光荏
苒，“红军”远去，“红心”依然还在，只是它被渐渐
淡忘，被尘封、被掩藏。 新时代、新征程。 时代创造
了生机盎然的物质文明，人们往往在享乐中寄怀
于财富，深迷其中而忘记内省，以至于忘记为何
出发，迷惘了“初心”。 瞬息万变的时代洪流，科技
的高度发达，考验着人类的智力极限 ，其中隐藏
了深层次的危机。 物欲自私的追求已经逼近自然
环境与人类社会所能承受的临界。 人类必须“回
头”，回复精神世界的平衡……

我们呼唤“浙西南革命精神”，正是要让人们思
考“革命信念”的真实涵义。借助这一思考的契机，让
人们能够向自心观察， 松动观念的桎梏， 唤醒 “初
心”。 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认清自己、洞察自
己、把握自己，由内而外生出真正的 “崇高理想”。 具
备至高理想之人，自然充满信念和力量。面对前进路
上的艰难险阻而无所畏惧，勇于开辟新时代的征途！
当下的浙西南大地正在弘扬和践行革命精神， 年青
时的毛主席曾写下这样的话语， 可当共勉：“今吾辈
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
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

点 心
任迎春

� � � � “做山粉条 ，先要掌控好浇注山粉的开水
数量 ，你看 ，开水就要这样先从里到外 、后又
从外到里的浇透浇到位 ， 量要倒得刚刚好 ，
然后 ， 就用双手对粉团进行有力的揉搓 。 ”
婆婆边说边做 ，我站在她身边细心的看着和
听着 。

这山粉条是婆婆制作的一种让人望而生
津的小吃 ，这种小吃 ，当年在老家 ，婆婆是作
为一种款待客人的点心。 诚然，这点心属于以
前老家招待客人的一种特殊方式 ， 大多是专
门用年糕 、粉皮 、番薯粉丝等为主食 ，特意放
进猪肉 、鸡蛋等佐料 ，烧成满满一大碗 ，专门
用于招待客人的美食。

婆婆是一个仁慈善良的女人，对待客人特
别热情 。 老家是个山高水瘦 、 田少地瘠的地
方 ，当年 ，家里每年吃的粮食都不充裕 ，生活
贫困 ， 但恰好位于景庆两县水陆交通要道的
交界处，一年到头家里客人很多。 作为一个家
庭主妇 ，为能烧好这一碗款待客人的点心 ，婆
婆是费尽心思，用尽心力。

家中生活虽不富裕，婆婆却时刻都把能款
待客人的点心放在首位来考虑。 凡是节气，从
不怕麻烦 ，早早地就做好准备 ，制作出各种小
吃 ，如清明节的青蓬粿 ，端午节的粽子 ，立夏
节的糊汤 ， 冬至节的米糕等食物 ， 都应时而
作，成为款待客人的点心。 春节时做的黄碱年
糕，婆婆舍不得全部吃完 ，而是利用其有碱的
特性 ，运用番薯刨把其刨成一条条的粉丝 ，烘
焙晒干后 ，藏放好 。 这种带碱的年糕丝条 ，只
要不受潮 ，不易变质腐烂 。 家里来了客人 ，用
开水烫软后 ，加入鸡蛋或者猪肉 ，烧成后就是
一碗美味的点心。 自制粉皮和番薯粉丝，是婆
婆每年都得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做的活 。
粉皮相对简单点 ，只要选好晴朗天气 ，把白米
浸泡磨细后 ，用蒸笼一次一层一张的蒸熟 ，再
把整张一条条均匀切好，晒干就成了。 由于当
年家里缺粮 ，这粉皮做得不多 ，最多做十斤米
左右的量。 以前，每年家里做的最多的就是番
薯粉丝 ，这可是费心费力费时的活 ，先要选种
特别能生淀粉的番薯品种种植 ，收成后 ，把番
薯磨成粉，只有天气寒冷 ，番薯洗出来的淀粉
才能沉淀得干净 ，尔后 ，去水晒干 。 晒干番薯
粉还只是第一步 ，再是把干粉浸水 ，然后把番
薯粉一层一层地倒入蒸笼里蒸熟 ， 蒸成一个
实心车轮似的 ，用刨子一层一层地刨下来 ，盘
成一小团一小团的，晒干。 这番薯粉丝整个制
作过程，劳动量大，耗时长，真是劳心费力。 但
不管多忙多累 ，婆婆毫无怨言 ，一人默默劳作
着。

为使家中一年四季都能有烧点心用的猪
肉或者鸡蛋 、鸭蛋等佐料 ，婆婆每年都精心饲
养着猪、鸡、鸭等牲畜。 养殖的鸡和鸭，基本上
都是母鸡和母鸭 ，为的就是能有鸡蛋和鸭蛋 。
养猪 ， 除了能让全家一年都能有烧菜吃的猪
油外 ， 腌制咸肉也是主要原因 。 每年家猪杀
了 ，除了售卖之外 ，婆婆绝不会全部都烧起来
给家人吃完 ，而是先要挑选出绝大部分 ，一块
块的割下来 ，放到盐缸里用盐腌起来 ，用作平
时款待突然来客的点心佐料。 于是，腌肉成为
家中一年四季必备的食物。

婆婆一辈子勤快能干 ，热情好客 ，忠厚善
良 ，对待任何人都一视同仁 ，春夏秋冬 ，不管
是谁来到家里 ， 她都会烧上一碗美味可口的
点心招待。 为此，婆婆深受乡邻们的喜爱和尊
重。 上世纪 ， 公公婆婆是在白手起家的情况
下， 动手建造房子。 一听说婆婆要建房子，四
乡八邻的 ，都纷纷伸手援助 ，有的送番薯丝和
洋芋等干粮 ，有的送鸡蛋和鸭蛋等食物 ，有的
主动借钱和借稻谷给我家 ，有的送木头给 ，有
的人家里穷就直接 “送工 ”，就是免费帮助干
活。 由于乡亲们的热心帮助，房子三个月就盖
好了。 “我们家这么好的房子， 全凭你婆婆好
人缘建造起来的 。 ”公公在世时 ，无数次自豪
又开心地跟我说。

时至今日，公公婆婆都先后离世了。 但婆
婆那种热情善待他人的美德 ， 将永远影响着
我们后人。

沙 漠
陈贤德

� � � �对于出生与成长在江南水乡的我来说，沙
漠是一个遥远的存在。 虽然我身边也不缺少沙
子，但那只是海滩边上的玩具，或是盖房所需的
材料。 然而，援疆却让我对沙漠变得触手可及。
在新疆， 沙子居然可以全方位无死角地填满每
一个呼吸，它不请自来，哪怕你门窗紧闭，仍能
从中硬生生、无声息地挤进你的私人空间。

从阿拉尔到和田， 有一条纵穿塔克拉玛
干的沙漠公路， 全长 424 公里。 我们去的时
候，正在刮沙尘暴，能见度 50 米左右，只听得
刮起的沙粒在汽车上敲得噼里啪啦响。 在视
线可见的柏油路上， 一层沙子像波浪一样翻
涌而过。 在沙尘暴中，遮天蔽日，前不着村后
不着店，犹如在末日中艰难挪步，像极了《红
海行动》中的那个场景。 我们虽然坐在车上，
门窗紧闭，但每个人仍然变得灰头土脸。

回程时，晴空万里，大沙漠安静地躺在那
里，一动不动，犹如一位害羞的姑娘。 下车细
细观赏， 沙漠中的风托着晶莹的沙粒从沙面
飘过，钻进我们的发丝，亲触我们的面庞。 远
处的沙丘轮廓清晰、层次分明，丘脊线平滑流
畅，沙坡似水漫流，背风面流沙如泻。 天是蓝
的，沙漠是黄的，没有一丝其他的色彩，魅力
却丝毫不亚于海的蓝、绿的树、红的花。

有人说，沙漠是生命的禁区，死亡之地。其
实并不是，阿和公路是沿着塔里木河的支流建
的。在离开中心区域不久，我们就见到了水洼，
在水洼的不远处，还看见了三三两两的野生骆
驼。 这骆驼也不怕人，来来往往的车子从公路
经过，它仍悠闲地在公路不远处散步。 我看看
它，它却连看我都嫌烦，自顾自眯着眼走路。

靠近沙漠的边缘， 胡杨这种神奇的植物

率先在这里宣示了主权。 树干不高，树冠也不大，
但它覆裹的沙泥却是夺人眼球的，像极了中世纪
欧洲贵妇的裙摆，撑起了沙漠中的生命。 胡杨千
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腐，生命的任性和倔强
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 沙漠里的胡杨并不孤独，
一丛丛的红柳在远处陪伴，一同给荒芜的沙漠注
入了生命的活力。 能够在缺水的沙漠中生存，胡
杨和红柳都有自己的看家本事，愣是凭借自己顽
强的毅力，把根深深地扎在沙土之中 ，长达几十
米，一直伸向有水的沙漠底层。

日近黄昏，眼前的沙漠呈现一派金色 ，无数
道沙粒涌起的皱褶如凝固的浪涛，一直延伸到远
方金色的地平线。

听说，去年沙漠里下过一场雪 ，薄薄的白雪
覆盖着金黄的沙漠， 在温暖的阳光下相互凝视。
那是怎样的美景！ 不得见！ 憾事！ 憾事！

那河 那堤 那屋
敏夫

� � � �松源河自东向西穿过整个庆元县城，东、
中、西三座桥，后来又多了一座濛州廊桥，将
全城连为一体，河水哺育着全城的百姓，孕育
了文明, 繁衍了世代，生生不息。

以前没有自来水， 河两边居民用水全靠
这条河，家家户户清晨第一件事情就是挑水，
一趟趟从河里挑水装满家里的水缸， 够一家
人一天生活用， 早晨的河水经过一夜冲刷奔
流是最洁净的。 居民平时洗衣、 洗菜、 浇院
……都有赖这条河， 那时候河边是最热闹的
地方。

我家住在东大桥西、河的南边，河就是我
儿时的乐园。 那时河水清澈，水流潺潺，河滩
上全是被河水冲刷得棱角全无的卵石和一堆
堆的砂粒，是我们的天然游乐场，堆砂堡、捉
鱼虾、捡石子……盛夏的河，更是我们戏水玩
耍的天堂， 经常光着身子， 扑通扑通跳进河
里，就像一只只大青蛙在水里忽上忽下，来回
穿梭。

那时候河面宽阔，清澈见底，各种鱼儿欢
快穿梭其中，还有贴在石头上的赤鳅和螺蛳。
由于食品匮乏， 河里的小鱼小螺便是解馋的
美味佳肴，大人们可以通过垂钓、茶饼药捕来
获取大鱼， 小孩子也有自己的办法和智慧捕
获小鱼。 两人双手抓住毛巾的一个角，将鱼儿
逼到石头缝里，然后瓮中捉鱼。 还有一种办法
是“脸盆诱捕法”，将中间剪一个圆孔的塑料
布覆在脸盆上，用绳子捆住，盆内放米饭、米
糠作为诱饵，在河里挖一小坑，将脸盆用石头
固定在坑中，然后耐心等待。 约十几二十分钟
后站在河边远远观望， 看到盆内已有小鱼在

偷食，心中窃喜，等到盆内鱼儿越来越多，就
轻手轻脚走过去，将瓦片迅速盖住圆孔，盆内
的小鱼受惊乱窜，轻轻搬开压在盆边的石头，
端起脸盆飞快跑到岸边， 小鱼就成了我们的
战利品。 吃着用这种智慧方法捕捉的鱼，真是
洋洋自得，眼笑眉飞。

后来，我家河边修建了堤坝，将原来东西
两边的堤坝连接起来， 成了一条贯穿全城的
防洪大堤， 于是这条用石头砌成的堤坝成了
我的梦，向东走，到爷爷和叔叔家蹭吃蹭喝，
向西走，到学校和父母单位。 每天穿行在大石
头砌成的堤坝上， 虽然高低不平， 却乐在其
中，如果两人并排走，就争着抢着走中间那排
大石头， 走得人多了中间的石头变得亮闪闪
光溜溜，走着、争着、抢着、闹着、数着……石
头路变得异常短并充满乐趣。

我家的屋是土木结构两层楼，三进六间，
正门位于南边中间，进门是厅堂，东西两边各
两间，我的房间位于西边北面二楼，窗外就是
院子，厨房是一层房，单独建在北面东侧。 不
知道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设计， 虽然院子在北
面阳光不足， 但一点不影响院子带给我们的
快乐和满足， 勤劳的父亲在院子里栽下梨、
桔、枇杷、葡萄等果树和许多花花草草，还挖
了一个鱼塘，塘里养着鱼和鳖。 每年水果成熟
父亲总要将最好的几个果子留在树上等它熟
透了再摘。 记得有一年，梨树上结满了梨，父
亲将最大的几个用纸包着一直等到完熟才摘
下来，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那梨肉质细腻，松
脆甘甜， 一口下去， 像糖一样的水立马流下
来，吃到嘴里一直甜到心田，后来我吃什么梨

都觉得没有比那次更好吃的，以致现在的我变得
不喜欢吃梨了。

那园，那屋，对于我来说，一点不亚于鲁迅先
生笔下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我暂且将它称为
我的“百草园”。 我的房间窗边摆着写字桌，我一
边学习一边听窗外虫鸣鸟叫，风声雨声。 我的“百
草园”跟鲁迅先生的百草园一样，院子里一样有
碧绿的菜畦，漂亮的花栏，高大的梨树，红红的枸
杞，金黄的枇杷，紫红的葡萄；也有黄蜂飞舞 ，鸣
蝉长吟，蟋蟀弹琴，麻雀喳喳；时不时也有蜈蚣 、
斑蝥，百足虫让你毛骨悚然。 记得父亲还在院子
用木头栽培过香菇、用稻草种植过草菇 ，养过小
猪、小兔和小鸡。 种花草、喂蚂蚁、摘果子 、采菌
菇、捡鸡蛋是我最喜欢做的事，在物资严重缺乏
的年代，“百草园” 除了给我带来无限的快乐，还
给全家带来许多的美味。

我的“百草园”伴随着我慢慢成长，后来工作
了，成家了。 再后来，因工作调动，离家远了，回去
少了，对“百草园”的关注也越来越少，但儿时的
经历却始终在记忆深处。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刻在我记忆
里的堤坝，竟然被铺上了水泥路面，河岸两边也
都盖起了水泥房，瞬间让我迷失了回家的路。 所
幸，我家的房子在我的坚持下还保留原貌。 我还
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在这一轮的乡村振兴和民
宿兴起中找到机会。 这些年，自己走了不少乡村，
看到许多原来破烂不堪的民房经过设计师魔术
般地改造后，竟然成了高档的民宿、茶楼、书店 、
咖啡吧，价格高出设施齐全水泥房好几倍，我想，
让这里变成像我一样的游子的心灵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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